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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彭德怀观看了我们演出的!西厢记"

有一次，我和玉兰晚上散步碰到巡逻的
士兵，他问：“你是谁？”对应的口令应该是报
上部队番号和姓名，那天玉兰一时没反应过
来，本能地反问道：“你又是谁？”幸亏我们在
“志司”待得长了，士兵能听出我们的声音，如
果是个新兵，对不上口令，很可能就开枪了。
虽然是虚惊一场，事后别人跟我们讲，以后可
不能这样了，万一真开了枪，你们就没命了。

我们在“志司”演出的是《西厢记》，一连
演了十几天，“三八”线上一些军以上干部正
在“志司”开会，看了戏十分欣赏，希望我们能
去前线慰问演出。去前线必须要过元山封锁
线，那是一条著名的“死亡之路”，约三十公里
长，是敌人的重点封锁区，周围布满大炮机
枪，顶上还有敌机轰炸，穿越的难度非常大，
经过讨论，我们还是决定去。

我们出发的前一天，“志司”的战士们都来
帮我们装车，相处了这些日子，大家都有点依依
不舍。这时杨得志司令员也来了，叫上我和玉兰
一起合影留念。这时，突然两架敌机从空中俯冲
下来，警卫员拉起杨司令就往山洞里跑，杨司令
回过身来拼命地叫我们：“文娟！玉兰！快进来！”
我和玉兰赶紧往附近的山洞里躲。
在前线，我们在四辆卡车搭成的流动舞

台上演出。舞美人员尤其辛苦，每演一次都要
重新搭台。有一次，我们在二十三军演出《西
厢记》，临时搭起的舞台四周用布围起，顶上
盖上大量树枝作为掩护，我们刚演完第一场，
又有一批战士冲过封锁线来看戏。队长胡野
檎说：“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赶来，我们不能
让他们看一出不完整的戏。”于是我们决定再
从第一场演起，如此往复，台下的观众来了一
批又一批，我们的戏也从头演了一次又一次。
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劲头。
演到“拷红”时，红娘请出莺莺小姐，我踩

着锣鼓点子出场，忽然背后响起一声防空枪，
我本能地吓得人一跳，台下的战士都笑了起
来，我连忙定定神，继续演唱。这时，头顶传来

敌机的轰鸣声，乐队开始坐不住
了，嘴里嘀咕着什么，再看看边
上的老夫人和红娘，也是一脸紧
张，我也有些慌，可是台下的战
士依然聚精会神地看戏，我跟大
家交换了一下眼神，横下一条
心：再害怕也不能当逃兵，大不

了被炸死，牺牲也是光荣的。大家坚持把戏演
完，上级命令我们迅速转移。我们撤离后没多
久，那里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

!"#$年 %月 &%日，《朝鲜停战协定》在
板门店签订，历时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终于
结束。《停战协定》签署当晚，司令员彭德怀出
席了志愿军代表团的庆祝晚会，还高兴地观
看了我们演出的《西厢记》，大家都陶醉在了
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久经沙场的彭老总似乎
也醉了，工作人员给他端来橘子汁，彭老总挥
挥手说：“端到后台去，演员比我辛苦。”演出
结束，余兴未尽的彭老总又到后台慰勉我们
说：“你们这些小鬼不容易呀，从舒适安逸的
环境中来到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从老百姓一
下子变成志愿军文艺工作者，不容易呀！”
在朝鲜为期八个月的演出中，我们在东

海岸、西海岸以及开城地区总共慰问演出一
百一十六场，共计观众十三万余人。回到志愿
军司令部，我和玉兰大姐都荣立二等功，并获
得朝鲜三级国旗勋章。

'"($年底，我们回国后先到沈阳，后回
北京。回北京没几天，听说周恩来总理有指
示，打算调我们回上海，加入新成立的华东戏
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经过这一年多在总
政的生活，尤其是在朝鲜战场上的八个月，我
们对部队有了感情，大家都不愿意回去，还去
找了贺龙老总，请他向总理说情。最后周总理
亲自找我们谈话，周总理开玩笑说，“把你们
留在这里，我的压力也很大啊。”他说，自从我
们参军后，上海很多观众写信来“质问”，为什
么把徐玉兰王文娟关在部队里，我们要看她
们演戏。总理表示，你们回上海后还是能常常
回部队演出，在哪里都是为人民演戏。最后，
总理意味深长地说：“南方的花还是要开到南
方去。”这句话让我们想了很久，为了艺术的
长远发展，总理的决定是对的。

'"()年 '月我们又回到了上海，成立华
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二团，后来改建
为上海越剧院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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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缴获了，这仅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
一步。在这起战役中，令我们最为头疼的是，
此批毒品在临尔市的头号人物老鸭的铁嘴却
紧紧闭着，死活打不开。
整整审了他三天三夜，他都不开口。其

实，我们审讯嫌疑犯时，不怕他不说话，也不
怕他说谎话，最怕的就是他不说话。

为了撬开他的铁嘴，局长亲自
出马并抽调了最有经验的老预审员
参与审讯，不厌其烦地对老鸭进行
政策攻心。在铁证如山的人证物证
面前，聪明的老鸭为了活命，终于吐
出了实情：“货是菲律宾老板汤龙，
外号飞龙的货。”
“你和他怎么认识的？”刘声涛

问道。“多年前，我在边境做贸易时
和他有过一些生意上的来往，每次
合作得都很愉快。他这个人有头脑，
也很守信用，从不拖欠我的款。后来
他到了金三角后，在那边找了个很
有来头的女人做了老婆，也因此发
了迹。发迹后，他又去了菲律宾。这
中间，我再没有跟他有过任何生意
的往来，但他会时常和我保持电话
联系。”
“说说你们之间此次的合作情况？”“年

初，他从境外回来找到我，说在金三角有一批
货要运到菲律宾。本想从金三角直接运过去，
但考虑到走这条道要经过瓦帮、第三特区、缅
政府控制地、中缅泰控制地等重重关口，山高
路遥，这么一大批货物要人背马驼、翻山越
岭，风险太大了，所以决定走中国通道。他问
我是否愿意配合他？只要我配合他完成了从
边境口岸接一批货运送到名都市，便给我一
千万。一千万，对我来说，是个很有诱惑力的
数字。这几年不知咋搞的，我做什么赔什么。
我当时想，莫非飞龙这笔买卖，能让我时来运
转？我知道干这种事是提着脑袋的，可在他给
我开的这个价的诱惑下，我答应了他。他对我
说：货入境之前我会提前通知你，你找两个可
靠的人探好路后再往里运。”
“他让你将货拉到名都市后交给谁？”“我

曾问过他，他说，你只管将货运送到名都就完
成任务了，别的你不用管。”刘声涛对我说道：
“看来和我们获取的情报基本吻合。”

老鸭用一双带有疑问的眼睛看着我们问
道：“你们早知道我们的行动？”我对他说道：
“不是有一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话
吗？”他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
“我有罪，我认罪。我上有老，下有小，我

不能死，我想活着。”老鸭痛哭流涕地说道。
“如果让你配合我们引出你的幕后老板
飞龙及名都市接货人，你愿意配合
吗？”“我愿意配合，只要你们能保住
我的命。”他声泪俱下地说道。

正在这时，老鸭的手机响了，是
飞龙来的电话。刘声涛对老鸭说：“说
话时，和平时一样放松，不能引起他
半点怀疑。”接通手机。对方问道：“最
近流行感冒，你没事嘛？”（暗语：货是
否有条件送名都？）刘声涛向老鸭使
眼神，示意他说：好了。谁知老鸭竟然
对飞龙说：“我也感染上了……”听到
此时，我脑子“嗡”的一声，刘声涛也
睁大了惊恐的眼睛盯着他。老鸭反悔
了。明摆着，他已向飞龙暗示毒品出
事了。

刘声涛使劲地向老鸭使眼神，让
他扭转局面，或许刘声涛的眼神令他
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十分聪明的他接
着说道：“不过没有太大问题，病已经

好转，很快就出院了。”*暗语：已经没有问题，
有条件将毒品送去名都。+飞龙听了老鸭的话
后挂断了电话。刘声涛气得脸色发青地看着
老鸭，可话已出口，驷马难追，已无法挽回。这
下可麻烦了，老鸭的话有可能已经引起了飞
龙的怀疑。我和刘声涛一时间忐忑不安，并陷
入了迷茫。

刘声涛几次开口想狠狠地训老鸭一顿，
可生米已做成熟饭，训他又有什么用，已经来
不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个接一个
问号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怎样才能扭转眼前
被动的局面？思前想后都没有什么好招。等待
是唯一的出路，只有等待飞龙再次来电。
我和刘声涛坐卧不安，不停地在审讯室

里徘徊着……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时，一阵清脆的“丁

零”声从老鸭的手机里发出，我和刘声涛紧张
地盯着手机，接着将目光扫向老鸭，生怕他哪
一句话再说不好，再次引来飞龙的怀疑，那么
这起案件的延伸就彻底完了。


